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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对峙下的日本战略

［日］佐桥亮

内容提要：中美对峙下的日本战略聚焦于通过维持日美同盟和促进亚洲社会

经济一体化，确保日本的国防安全和经济繁荣。日本致力于构建基于普遍价值观

念的制度化的秩序。日本意识到这一长期目标的实现，需要日本与其他国家共存

（包括那些正处于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融合进程中的国家），并以稳定为先。20
世纪7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历史发展正体现了日本的这一路径选择。在此期

间，日本在维持日美同盟的同时，希望通过经济策略使中国融入全球政治中。当

前中美对峙下，日本面临的挑战是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维持复杂的战略地位。作

为对新现实的回应，日本选择强化日美同盟（包括经济安全合作），加强国际合

作以推进其所偏好的制度化秩序的模式，与此同时维持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关键词：日本 日中关系 日美关系 亚太 印太

一、引言

在过去 20 年间，学者们坚持认为，日本通过如下措施，如增加国防预算、

修改对和平宪法的法律释义，强化了对中国的制衡战略。1 对历史的不同认知导

［日］佐桥亮（Ryo Sahashi）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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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Strategy in East Asia’s Power Shift,”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0, No. 4, 2018, pp. 633-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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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日中两国的安全困境恶化。1 一些学者认为，日本政府利用地区危机扩展自身

军事力量。2 除了领土和历史问题，日本还担心失去其在国际社会和区域秩序中

的大国地位。诸多日中关系的分析者强调日中两国之间的战略对抗性。

这些观点在解释日中关系、甚至日本整体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时，有一定的局

限性。尽管日中在2010 年和 2012 年围绕争议岛屿发生了两次政治对峙，但两国

关系已经得以修复。两国政府已达成妥协并开始逐渐改善双边关系。自 2017 年

春天以来，两国政府频繁地进行高层会面交流，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2018 年 10
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访华并就缓和紧张局势做出实质性的承诺。

日中关系的发展与中美关系的恶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日本对日美同盟的重

要性有着根深蒂固的认知。

近年来日本的国家安全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防卫预算不断增长，购入的美

国军事装备不断增多，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了集体自卫权。尽管如此，日本

政府依然推动了同中国的合作。除了与中国在第三国进行国际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外，日本还推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

且并未排除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可能性。虽然日本并

未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但它倾向于认可亚投行相关

行动的价值。与此同时，日本继续大力支持亚洲开发银行（ADB），并推广“高

质量基础设施”（quality infrastructure）的概念。若基于日本倾向于制衡（中国）、

维持自身（国际）地位、满足本国民族主义的假定，则难以解释上述事件或行为。

日本对中国外交政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如何解释日本近年来对中国的政策

及其发展？要回答这些问题，应首先探索日本的大战略，以及日本外交和安全政

策的目标。鉴于日本在未来决定东亚秩序中的关键角色，本文为解读和预测中美

竞争时代日本的选择提供了工具。

本文认为，日本的首要目标是通过稳定和相互依存来维持地区秩序；日本对

同时强化同盟网络及稳定周边环境这一艰巨的任务有着自己的考虑依据。本文

指出，推广规则和规范、强化日美同盟和推进对华外交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手

段。日本的防卫政策（包括威慑）仅是日本努力稳定周边环境的一个方面。日本

的防卫政策强调对地区性突发事件做足准备，以及自卫队与美军的整合；与此同

时，日本继续执行促进区域社会经济一体化的战略。

下文将首先阐释日本的外交政策是日本对地缘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务实回应；

接着将聚焦于日本寻求稳定的举措，追溯日本对华政策的历史发展；最后本文提

出，不断升级的中美对抗给日本带来了挑战：尽管日本在战略上更喜欢美国强有

1 Richard Bush, The Perils of Proximity: 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0.

2 Christopher Hughes, Japan’s Remilitar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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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地区安全承诺，但日本也希望维护地区一体化。

二、日本对秩序与稳定的追求

日本外交的目标和手段是什么？日本对国际和地区力量对比与秩序的理解

是什么？日本发布了有关其安全战略的诸多出版物，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2013 年）、《国防计划大纲》（2018 年）和每年发布的《外交蓝皮书》。日本首相、

外相和防卫相的讲话也提供了一些线索。不过，日本大战略的基本内容还是相当

难以捉摸。造成这一困惑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将美国作为唯一的盟友，并认识到

日美同盟是日本最重要的外交资产和工具。日本在其政策声明中对日美同盟的强

调始终如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对力量对比或国际秩序的理解与美国相

同，也不意味着在中国应成为什么样的国家以及多久才能实现这样的问题上，日

美必然有相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只有超级大国才能制定并实施大战略。但是，如果我们将大战略

视为基于地缘政治条件、国家认同和价值观而将外交、安全和经济政策结合在一

起的认知框架，那么，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拥有大战略。1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

本确实有大战略。日本需要在其所处的条件下生存和繁荣。日本在 1952 年恢复

主权时，很难说它拥有自由选择权。不过，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日本行使行动

自由的领域逐渐增多。

日本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目前来看，全球力量对比正在向新兴经济体

（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倾斜。但是，人口不断增长的美国依然展现出强劲的增长

潜力，日本也同样由于人口众多而保持了旺盛的国内需求。而且，日本的科学技

术基础和私人公司的技术开发能力仍处于较高水平，许多日本制造商已融入亚洲

供应链，并经常向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公司提供技术密集型部件和设备。2 近年来，

日本已经成为亚洲尤为强大的一员，这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也同样体现在经济

领域。

此外，尽管构成日本国家领土中心的四个岛屿都是山区地形，但日本拥有广

阔的海域，包括领海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专属经济区。日本所辖

海域（包括专属经济区）面积位居世界第六位，拥有巨大的潜在水下资源，因此

日本有潜力成为资源丰富的国家。不过，这意味着日本需要监控其岛屿和广阔的

海域。

日本依据这些地缘政治条件和它所处的社会环境来规划自身战略。虽然与许

1 Hal Brands, What Good Is Grand Strategy? Power and Purpose in American Statecraft from Harry S. Truman 
to George W. Bush,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2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of Japan, White Paper on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2019, 
https://www.meti.go.jp/english/report/data/wp2019/wp20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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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老一辈人的父权世界观相冲突，日本人对获得更多公民自由的渴望持续增长。

同时，日本在国内和国际秩序层面都追求先进的目标。过去，日本的援助政策和

亚洲外交在人权和民主方面确实相当薄弱。但是，自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

在“人的安全”理论化上的转变、对全球治理规则的强调，以及对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SDGs）的重视已经变得显而易见。日本通过改善个人境况的方式来寻

求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

日本优先重视基于普遍价值的制度化秩序的发展，并要求发展额外的秩序以

促进共存。国际政治和经济现实要求深化合作，没有合作的深化，包容性的世界

将不复存在。换句话说，日本的价值观植根于包容性和进步性。

日本认为在国际秩序中，创建多层次的秩序既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这表明

日本的大战略植根于实用主义。日本不是轻易诉诸武力的国家。但是，日本的实

用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不是一个追求价值观的国家。日本寻求促进普遍价值。

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及2018 年 12 月的评估报告强调，日本的战略方针

旨在通过“塑造理想的国家安全环境”来实现和平与稳定。日本寻求转变其周边

环境，并为达此目的使用了所有可能的手段，包括援助、制定规则和动用自卫

队——其长远目标是建立长久的影响力。1

日本的对华政策就是基于这一战略观点。除了实现稳定外，长远来看，日本

还希望构造其所期望的秩序。日本力图在稳定的基础上确保其经济繁荣。近年

来，对日本外交政策、特别是日本对华姿态的一些分析，过度地强调了安全层

面。这可能是由于日本近年来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了以安全为中心的政府公共关

系路径，即对华采取强硬姿态在日本选民中很受欢迎。但是，日本实际的战略构

想是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形成的。

日本认为中美之间的裂痕对自身并无益处，这一点很重要。过去，中美关系

的稳定、中美两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多边主义，这些都为日本营造了稳定的国际环

境。虽然在日本看来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具有重要价值，但日本也认为多边主义和

国际合作对实现包容性是必要的，而包容性反过来将促进长

期稳定并推广普遍价值。

那么，日本如何执行其大战略？日美关系是日本的外交

基石，但维持这一关系并不是目标本身。日本将日美关系定

位为实现国家和国际安全、构造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重要

工具。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以及国际法律框架的形成，为日本

实现这些目标提供了其他方式。贸易、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

等问题领域都有很好的例证，表明日本倾向于通过国际法和

1 Nobuhiko Tamaki, “Japan’s Quest for a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Japan-US Alliance and the Decline 
of US Liberal Hegemony,” Contemporary Politics, Vol. 26, No. 4, 2020, pp. 38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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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来制定规则。

此外，日本寻求通过双边外交谈判建立稳定的周边环境，从日本与中、俄的

关系中不难发现这一点。历史上，日本处理对华关系的方式明智且现实，其精

髓在于通过进行和维持双边对话，解决日中双方在目标、偏好和行为上的分歧。

确实有些政策制定者声称，日美关系是日本向中方施压的有用资源。正如理查

德·塞缪尔斯（Richard Samuels）正确地指出，日本主流战略家的梦想是将东亚

一体化与日美同盟结合起来。1

总体而言，日本是一个寻求稳定的国家，并提出了关于秩序构建的独特构

想。日本最近的外交实践表明，其外交政策并非为了维护日美同盟而改变地区环

境；相反，实质上是在利用日美同盟关系的同时，通过经济方面和基于规则的接

触及多层面的外交来“稳定”地区局势。

三、日本对华政策的历史发展

战后日本最初希望继续保持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关系，两者在战前有着深厚

的经济联系。然而，冷战的爆发导致这一点无法实现，日本承认了逃往台湾的

“中华民国”，并与蒋介石政权建立了多方面的合作关系。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的敦促下，日本战后外交的缔造者吉田茂（Yoshida Shigeru）

首相向杜勒斯发回了《吉田书简》（Yoshida Letter），其中对日本发展与台湾地区

的关系做出了承诺。

因此，在冷战初期，日本与中国大陆的往来稀少。与美国实行对华全面禁运

不同，日本和中国恢复了部分贸易关系，以及与日中战争有关的人道主义合作

（包括归还遗体）。然而，日本只正式承认“中华民国”，这使得日本与中国大陆

的关系更加疏远，正如 1958 年日本长崎侮辱中国国旗事件所展现的那样。2 逐渐

地，日本产业界与中国扩大经济联系的愿望愈发强烈。在这一时期，中苏边境争

端和越南战争的冲击最终拉近了中美两国的距离。直到 1971 年 7 月尼克松宣布基

辛格访华前，美国才将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意愿告知日本方面。日本前驻美大使朝

海浩一郎（Asakai Koichiro）早就警告过的噩梦变成了现实——美国与中国建立

联系将突然且彻底地改变国际环境。

尽管日本政府对此感到震惊，但还是欢迎中美修好，并以此作为与中国建

交的机会。1972 年，新当选的执政党领袖田中角荣（Tanaka Kakuei）承诺在日

中关系上有所突破，为就此取得美方同意，田中角荣在檀香山与尼克松总统进行

1 Richard J. Samuels, Securing Japan: Tokyo’s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East A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2 Ryosei Kokubun, Yoshihide Soeya, Akio Takahara, and Shin Kawashima, Japan-China Relations in the Modern 
Era, London: Routledg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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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面；之后访问中国，迅速实现了日中外交关系的正常化。1 中国政府没有要求

美国或日本重新检视《美日安保条约》，这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具有重要意义。通

过保有日美同盟这个最重要的外交工具，日本得以稳定地区秩序并实现日中接

近——彼时日本国内政治有着强烈的呼声要求接近中国。

1972 年之后，日本支持中国的发展，两国之间关系保持良好。在日中友好

的旗帜下，日本付出诸多努力以支持中国的现代化。伴随外交关系的确立，日中

两国毫不犹豫地强化了双边关系。在日本以官方开发援助（ODA）形式给予金

融、技术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支持下，诸多大型项目在华启动。在日本首相中曾

根康弘（Nakasone Yasuhiro）和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努力下，日中两国之间的“蜜

月期”得以持续。日中两国在“蜜月期”内宣布了双边关系的四项原则 2 ，并就柬

埔寨和朝鲜问题展开坦率的讨论。正如川岛真（Kawashima Shin）指出的那样，

“中曾根成功地以日美中三角关系的形式展现了日中关系的‘模型’”。3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之时，日本的对华立场并没有发

生明显改变。当欧洲国家出于对人权问题的担忧而对中国提出更多批评时，日本

与美国一道严肃且积极地看待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努力。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尽管

因此受到了诸多来自国内的批评，日本仍是七国集团（G7）中第一个与中国实

现政治和经济关系正常化的国家。在 1992 年日本明仁天皇对华进行的国事访问

中，以及 1996 年重申日美同盟关系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中，日本都强

调并鼓励中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正如前副外相田中均（Tanaka Hitoshi）指出，

日本在 G7 扩容的讨论中推动中国而不是俄罗斯加入，而且认真地考虑了允许中

国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2000 年在冲绳举办的 G7 首脑会议。4 不过，很大程度上

由于中国政府持谨慎态度，这一倡议并未最终实现。

日中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部分源于日本支持中国的发展，因为日本认为，发

达和稳定的中国符合其自身利益，而地区稳定则是中国发展带来的另一个额外的

好处。同美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对华接触政策一样，日本欢迎中国融入国际秩

序。此外，日本利用对华官方发展援助来对中国的行为施加影响。

21 世纪初，日本首相和其他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了中方的反对。

这些活动与日本在日中关系方面的大战略并不一致。实际上，当时的日本首相小

泉纯一郎（Koizumi Junichiro）曾发表演讲，表示欢迎中国崛起及东亚共同体的

1 井上正也『日中国交正常化の政治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10 年。

2 中日两国关系的四项原则即“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相互信赖”。中曾根康弘在1983年同中

国领导人胡耀邦的会面中，提出将“相互信赖”作为第四项原则，并获得了胡耀邦的认可。中曾根康弘于

1986 年在北京的演讲中再次重申了这四项原则。

3 Kawashima Shin, “The Four Principles that Formed the Basis of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The China Policy of the Nakasone Yasuhiro Government,” Asia-Pacifi c Review, Vol. 27, No.1, 2020, pp. 80-101.

4 田中均「日中関係はどう動く」、中国研究所編『中国年鑑 2019』明石書店、 2019 年、69—7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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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但是，由于历史问题引发的争议，两国公众舆论对日中关系的影响都在增

强，有关日中关系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再仅仅基于战略的和宏观的视角。食品安

全等个别问题也加剧了日本公众舆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1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世纪之交，同美国一样，日本也出现了一场辩论，强调

做足准备、认真考虑应对中国崛起对亚洲力量对比的冲击。这促使日美两国采取

了一系列战略举措，如加深日美同盟与澳大利亚的联系；也促成日本培育通过在

东亚地区构建共同体来抗衡中国崛起的观点。2001 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

后，美国强调中美关系的稳定性。21 世纪初，日中关系一直被历史问题导致的政

治冲突所主导；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和亚洲地区主义等具体问题领域，两国之间

的对抗也很突出。

尽管如此，日本外交当局继续将维持日中关系作为重要目标。日本的对华政

策经历了一个不断“适应”中国崛起的过程。2 日本仍旧认可日中关系在安全和

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并继续努力管理和积极处理双边问题。日方如此行事是基于

这样的判断：稳定的美日中三角关系符合日本利益。随着中美关系的稳定，日本

试图通过稳定美、日、中之间三组各自独立的双边关系来管控地区局势。3

2007—2009 年，日本自民党政府虽在国内事务中陷入困境并经历了三次权

力交接，但依然致力于修复日中关系。安倍晋三在其短暂的第一次执政期间使日

中关系回暖；基于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福田康夫（Fukuda Yasuo）将日中关系

巩固和重建为互惠互利的双边关系。2008 年的《日中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

的联合声明》包含了一系列关于东海合作的具体承诺，成为支撑日中关系的第四

个基础性文件。4 麻生太郎（Aso Taro）将中国描述为日本“永恒的邻居”，以表

达其愿与中国接触的意愿。

2009 年 8 月，日本民主党在众议院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主张重新强调亚

洲外交。一时间，对日美同盟持批判态度的民主党政客风头正劲，有人甚至预测

日美中关系将进入一个新阶段：日本将与中美保持“等距”。然而，事实上，日

中两国停留在了更为常规的双边关系层面，在这一关系状态中，日本达成了地区

稳定的目标，但也仅此而已。到2010 年，中国 GDP 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伴随这些事态的发展，日中之间的竞争必然在日益加剧；围绕基于东

1 Sheila Smith, Intimate Rivals: Japanese Domestic Politics and a Rising China,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2 Ibid.

3 Gerald Curtis, Ryosei Kokubun, and Wang Jisi, Getting the Triangle Straight: Managing China-Japan-US 
Relations,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10.

4 另外三个重要的政治文件是：1972 年日中恢复邦交时发表的《联合声明》、 1978 年两国签署的《和平

友好条约》及 1998 年两国发表的《联合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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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的经济伙伴关系的成员国范围之争和地区冲突也在不断加深。1

安倍在第二次执政期间执行了“安全保障钻石构想”（Security Diamond 
Initiative）和“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 c” Strategy ）。

有些人将上述举措视为日本的对华战略转为遏制中国。实际上，曾有一段时间，

日本对中国崛起的警觉和批评力度甚至超过美国，而且日本似乎有意采取行动强

化与东南亚国家和欧洲的安全伙伴关系，并说服美国在其亚洲战略上充分考虑中

国因素。日本越来越多地从安全角度而非经济角度看待中国。相比之下，中国开

始把目光投向日本之外的国家，重新考虑世界秩序和新兴国家的力量对比，两国

视角上的分歧变得更加清晰。

不过，安倍政府的对华立场原本旨在加强制衡中国，而不是排斥中国。安倍

政府加强了日本的威慑措施，例如，强化岛屿防御能力和日美关系，这点从日本

《防卫计划大纲》和《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版中可以发现。安倍政府对华

政策的特征是逐渐恢复威慑与对话之间的平衡。2018 年后，中美对抗加剧，日本

加快了改善对华关系的步伐。2017 年 5 月，安倍首相派出执政的自民党第二号政

治人物来华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  2018 年秋天，安倍晋三访华

并确认他将努力与中国发展非对抗的合作关系。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也

试图找到与中国的合作点。3 诚然，从本土防卫角度来看，日本的对华政策已经

变得更加重视安全，而且日本一直在积极推进本国的安全政策，并鼓励美国在美

日同盟框架内协同处理中国问题。但与此同时，安倍政府继续推进旨在促进地区

稳定的外交政策。

四、日本战略地位面临的挑战

毋庸置疑，战后日本一直将美国（而不是中国）视为实现自身战略的主要工

具和影响该战略的关键外部因素。随着美国对亚洲地区冲突介入的不断加深，美

方或明或暗的合作需求不可避免地需要日本来配合满足。日本已经意识到关于美

国国防预算走势及美国卷入外国事务的争论，因为它们影响着权力政治的未来。

而且，日美同盟给日本带来了国内政治问题。驻扎在日本的美国军事基地与当地

之间的关系不时困扰着日本政府；面对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干预，日本国内

呼声强烈，要求日本采取更加独立自主和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这些关切使日本

1 Mie Oba, “Northeast Asia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Power Shift,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Arenas,” in T.J. Pempel, ed., the Economy-Security Nexus in Northeast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13, pp. 110-130.

2 此处所指政治人物是时任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的二阶俊博。——译者注

3 Tomohiko Satake and Ryo Sahashi, “The Rise of China and Japan’s ‘Vision’ for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 c,”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20, https://doi.org/10.1080/10670564.2020.1766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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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压力倍增。不过，日本的主流看法依然将美国视为全球霸主，以及为日本的

经济发展和安全保障提供最大支持的伙伴。1

与此同时，从供应链和资本关系来看，日本与亚洲的经济关系已经变得更加

复杂。不仅如此，日本已与亚洲的发展融为一体，并以此推动难以实现显著增长

的国内经济。随着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多元

的亚洲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如今，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发展到了对抗的地步。美国将其对华战略称为竞

争战略，这影响了亚洲的整体环境。特朗普政府采取政策从多方面切断了与中国

的联系，如供应链、进出口、科技合作以及人员流动。作为对美方的政策回应，

中国采取政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并采取同美方类似的举措来加强出口管制。随

着中美双方开始放弃合作与外交，这些行动—回应（action-reaction）的互动方式

正在形成一股与亚洲一体化背道而驰的趋势。

日本将面临哪些挑战？

首先，日本仍将日美同盟视为最重要的外交工具。由澳大利亚、印度和英国

等国组成的安全合作网可以有效支持日美同盟。这些伙伴关系对建立地区稳定至

关重要。但是，如果仅强化联盟网络，那么将可能导致亚洲的分裂，因为大多数

的亚洲国家不是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联盟成员。美国政府越来越渴望将

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之间的四边合作制度化。当然，日本一直希望减少

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以促进所谓的“四边机制”（Quad）合作的发展，并向中

国传达其应关注地区稳定的信息。但是，这些尝试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东盟是否

响应并积极合作，也取决于中国是否会组建一个针锋相对的安全网络以应对这一

伙伴关系网络的出现。

其次，美国愈发希望盟国进行责任分担。同时，美国的相对实力将可能减

弱，中长期来看，受迫于国内压力，美国对外交政策的兴趣及投入也会减少。亚

洲才是 21 世纪经济增长的核心。不过，尚存疑问的是，未来美国的外交是否会

坚持其安全承诺，并将自由贸易置于保护主义之上。

最后，无论日本如何行事，它对中美对抗的影响力都是微不足道的。日本的

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都不足以与中美两个大国相比较，而中美已经进入系统性竞

争的状态。最近日本政府使用了诸如“中美之间基于规则的搭桥活动”的表达，

透露了其希望通过制定规则来塑造国际经济秩序的愿望。日本可能已经意识到，

即便是在中美对抗的时代，日本仍然可以同西方和其他国家一道为规则制定做出

切实贡献。但是，从政策上讲，日本很难夹在中美之间并推动两国关系朝着更和

1 Ryo Sahashi, “American Power in Japanese Security Strategy,” in Andrew O’Neil and Michael Heazle, eds., 
China’s Rise and Australia–Japan–US Relations: Primacy and Leadership in East Asia, London: Edward Elgar, 
2018, pp. 14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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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方向发展。有人可能会认为，日本应该与其他国家组成一个不时与中美持不

同立场并灵活行事的政治联盟。在未来制定贸易和环境保护的规则规范时，我们

可能会看到日方这样的举动。不过，这一举动将无法阻止中美之间的对抗。

五、穿梭于中日美三角关系之中

中美之间的对抗可能至少要持续十年。那么，日本将在十年内采取何种战

略应对国际环境？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日本的国家利益在于

维持不断缩减的人口的活力，保卫领土和重要利益，以及维

护国际秩序的稳定。从地缘政治的前景来看，随着中美对抗

的持续，中俄关系将会加强，中印关系将不会像过去那样友

好，而朝鲜半岛的局势仍将持续充满不确定性。

为实现稳定，日本首选战略是阻止崛起国对现状发起挑

战，并通过强化日美同盟以及其他同盟网络，增强自身外交影响力。日本在推进

日美同盟增强军事协同性的同时，也将努力深化日美同盟与美国整个同盟网络之

间的联系。此外，日美将强化在科技和经济安全方面的合作。日本担忧先进的技

术用于军事目的，以及从日本实验室里取得的科技成果被不公平地传播。除了建

立与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类似的机制外（如，引入机密专利和忠诚调查体系，

并提高科研诚信），日本还将努力建立多边经济安全机制。

日本的第二个战略选项是与发达国家开展合作，并建立网络方面的规则制

定。“基于信任的数据自由流动”（Data free fl ow with trust）是一个很好的日本倡

议的例子。此外，日本还通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CPTPP，在美

国退出 TPP 框架后成立）促进了经济方面的规则制定。在这一背景下理解，“自

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是日本为制定规则而付出的努力。有学者之前曾写道：“自

由开放的印太”不是直接针对某一特定国家或将其排除在外，而是旨在增强地区

韧性和连通性，以成功适应未来中国的崛起。为此，日本加大了在国防、经济和

外交领域的努力，以便与志趣相投的其他国家共同建立自由开放的地区秩序。1

换句话说，日本最终寻求促进开放和包容的地区秩序建设，并建立伙伴关系网

络，以增加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此外，对日本来说，与中国建立关系对地区稳定和繁荣有着重要意义。在

亚洲安全和经济问题上（包括朝鲜半岛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中国是一个关键的

行为体。正如前文讨论，日本当然无意被动地夹在中美之间，或与中美保持等

1 Tomohiko Satake and Ryo Sahashi, “The Rise of China and Japan’s ‘Vision’ for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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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1 不过，在通过日美同盟强化自身安全的同时，为了保障经济，日本将继续

与中国保持互利关系，并推进机制化和政策协调。2

六、结论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中关系和日中关系的稳定性和可管理性一直是亚

太秩序稳定的关键。美日中三边关系的稳定赋予了地区秩序和平的属性。中国的

崛起促使该地区所有行为体重新思考地区力量对比。不过，就亚洲秩序而言，日

本的首要任务是维持稳定以促进繁荣，并进一步深化地区一体化，确保人类拥有

更美好的未来。从这个视角来看，日美同盟将继续在日本战略中扮演最重要的角

色，日本将继续期望美国的亚洲政策是基于日本对未来亚洲共同的期待。日本并

没有改变对美国在塑造亚洲秩序中领导地位 的支持，也没有在中美之间持摇摆不

定的立场。它只是担心美国领导地位的终结可能导致一个无领导者的国际秩序，

而在这样的国际秩序中日本的利益无法得到维护。

日本越来越关注美国引领的旨在重组全球价值链的“脱钩”行为。日本产业

界不愿重新审视其与中国经济的相互依赖。中国经济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中恢

复后仍在稳定增长。当然，日本政府也明白，美国关注于日本及其自身的经济安

全，并正在寻求与盟国步调协同。其结果是，日本对美国“脱钩”行为的回应可

能是观望其他发达国家的做法，在继续与中国保持在战略上不敏感的贸易和投资

关系的同时，从经济安全的角度寻求对中国进行规制。

当前日中关系的一个事实是，日本对中国的看法不佳，而改变日本对华负面

印象则比改变中国对日本负面看法难度更大。

有鉴于此，向日本民众展示日中关系的实用性将非常重要。日本的政策若得

到中国政府的回应，将产生实质性结果。首先解决双边关系中的问题，以缓解两

国紧张关系并改善政治氛围，这也是同样重要的。随着高层外交的推进，日本与

中国（在具体议题上）的功能性合作也应及时跟上。

 （李冰洁译；张亦珂、崔志楠校）

1 Adam P. Liff, “Unambivalent Alignment: Japan’s China Strategy, the US Alliance, and the ‘Hedging’ Fallac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 c, Vol. 19, No.3, 2019, pp. 453-491.

2 宮本雄二『これから、中国とどう付き合うか』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 2011 年。


